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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持续深化与市场竞争格局加速演变的双重背景下，开放式创新已成为专精特新企业突破资源

约束、构筑持久竞争优势的核心战略路径。然而，数字化转型何以驱动此类企业实现开放式创新，其内

在的“知识获取–能力转化”机制在既有文献中尚未得到系统性阐释。本研究突破传统线性创新范式的

局限，以资源基础理论、资源拼凑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为整合性分析框架，构建了“数字化赋能–知识

搜索与吸收能力–开放式创新绩效”的理论推演模型。从理论层面系统厘清了数字化转型驱动开放式创

新的微观传导机理，为专精特新企业在复杂动态环境下优化数字化战略布局与创新生态构建提供了理论

依据与管理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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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dual backdrop of the deepening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accelerating evolution of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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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open innovation has become a core strategic pathway for SRDI (Specialized, Refined, 
Distinctive,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to overcome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build sustained com-
petitive advantages. However, how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rives these enterprises to achieve open 
innovation—specifically,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capability transfor-
mation”—has not yet been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d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linear innovation paradigms, this study adopts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
work grounded in resource-based theory, resource bricolage theory, and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It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deduction model of “digital empowerment-knowledge search and absorp-
tive capacity-op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ystematically clarifying the micro-level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rives open innovation. The findings provide both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managerial insights for SRDI enterprises to optimize their digital strat-
egy and innovation ecosystem construction in complex and dynamic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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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中坚力量，专精特新企业在细分领域具备较强的技术积淀，但相较于大型企业，

其往往面临着更为严苛的“资源约束”与“合法性劣势”。资源基础理论指出，企业构建竞争优势的核心

在于掌握高价值性、稀缺性、不易复制性与不可替代性兼具的战略资源与能力。然而，面对复杂多变的

外部环境，仅依赖内部资源积累难以支撑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即传统封闭式的内部研发模式已难以应对

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与技术迭代，企业亟需打破组织边界，通过整合外部资源来实现价值共创。开放式

创新为企业突破内部资源局限提供了有效策略，通过与外部知识源的积极互动获取异质性知识，进而促

进创新成果转化。使专精特新企业得以将内部专精优势与外部创新资源深度耦合，不仅有效粘合与牵引

创新生态发展，更成为驱动多元主体协同共创、加速创新价值释放的核心引擎。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

的兴起为企业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数字技术不仅能够激活传统生产要素的潜在价值，更能孕育出全新

的企业资源形态，为持续发展与创新突破提供有力支撑。尽管如此，关于专精特新企业如何借助开放式

创新实现高质量创新的过程机制，现有研究仍缺乏系统解释。 
现有研究已广泛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但在针对具有“专精”特质的专精特新企业

的开放式创新机制研究中，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研究视角存在局限。现有文献多关注数字化转型的

直接产出，却缺乏从知识创造论和动态能力的视角出发，深入挖掘外部知识搜索和吸收能力在其中的中

介机理。企业能否通过数字化转型将获取的知识和资源化为己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吸收能

力[1]。虽然部分学者认识到吸收能力的关键作用，但鲜有研究将数字化转型、外部知识搜索(广度与深度)、
吸收能力与开放式创新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进行系统性推演。更深层的问题是，专精特新企业“深耕细

分领域”所形成的深度知识积累，是否使其对外部知识的搜索行为(特别是深度搜索)和吸收机制呈现出有

别于一般中小企业的独特规律？其“专精”优势在数字化情境下，是否会转化为对外部异质知识的独特

“消化”与“整合”模式？现有文献对此缺乏针对性的理论阐释。第二，情境权变因素的探讨匮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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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发生于真空之中。有研究者提出，动态市场虽为企业创新绩效的快速跃升创造了条件，却也同步放

大了知识外溢的潜在风险[2]。然而，市场动态性作为关键的边界条件，其在数字化转型与开放式创新关

系中的调节作用长期被学界忽视[3]。对于专精特新企业而言，其所处的细分市场往往面临技术迭代快、

竞争格局不稳定的特征，在不同程度的市场动态性下，数字化转型驱动开放式创新的路径效能可能存在

显著差异。 
基于上述背景与理论缺口，本文旨在构建一个整合模型，深入剖析数字化转型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开

放式创新的内在机理。本文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线性关系检验，而是重点阐释以下理论问题：数字化转型

如何通过改变企业外部知识搜索的广度与深度[4]来重构企业的知识基础？吸收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

何种资源转化的角色？以及市场动态性如何作为情境变量调节上述机制的有效性？同时，本文也试图超

越简单的线性促进关系，辩证地审视这一过程的内在张力：数字化转型的嵌入是否伴随着组织协调成本

的增加？外部知识搜索的广度与深度是否存在一个“过犹不及”的最优点？市场动态性在带来机遇的同

时，是否也加剧了知识外溢与核心能力被稀释的风险？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将研究视角

从一般性企业聚焦于专精特新企业，丰富了该群体在数字化情境下的创新理论研究；其次，打开了数字

化转型影响开放式创新的过程黑箱，揭示了“知识搜索–吸收能力”的双重中介路径，回应了学界关于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通过资源配置优化进而影响创新绩效的呼吁；最后，引入市场动态性作为边界

条件，厘清了不同市场环境下数字化战略的有效性边界，为专精特新企业在复杂环境下的创新决策提供

了更为精准的理论依据。 

2. 理论基础与内涵界定 

探讨专精特新企业在数字化语境下的开放式创新，需要厘清其背后的底层逻辑。本文整合了资源基

础理论、资源拼凑理论以及动态能力理论，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以解析数字化转型、外

部知识搜索、吸收能力与开放式创新之间的深层关联。 

2.1. 核心概念的内涵界定 

1) 数字化转型与组织边界重构 
数字化转型已超越了单纯的信息技术采用，演变为一种深度的组织变革。对于专精特新企业而言，

数字化从根本上重塑了组织边界的形态与功能。既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的渗透使企业与外部创新生态

系统之间的边界趋于消散，虚拟研发协作、开放式创新社区以及智能化供应链网络等新兴组织模式由此

兴起，促使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及上下游主体之间形成更具弹性的耦合关系，从而在制度

层面为跨边界知识汇聚与技术转移提供了可行路径[5]。在此基础上，技术赋能效应进一步延伸至全球维

度，显著降低了企业接触境外供应商、终端客户及战略合作伙伴等异质性创新节点的互动[6]。 
2) 开放式创新的数字化演进 
高昂的交易壁垒与信息鸿沟长期制约着传统开放式创新的边界拓展。而数字平台的兴起则从根本上

重塑了这一格局，推动创新协作模式由封闭的线性路径向多主体共生的网络化生态系统跃迁。依托数字

技术，企业得以跨越产业链的层级壁垒，将散落于上下游节点的技术禀赋、需求信息与工艺积累进行动

态整合与模块化重构，从而有效弥合自身创新资源的结构性缺口，加速外部异质性知识的内化吸收与创

造性转化[6]。 
3) “专精特新”企业的数字化创新特质 
理解专精特新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内在逻辑，首先需要回归其“专精特新”的本质规定性。所谓“专”，

指向专业化维度，意指企业长期聚焦于某一细分领域，由此积淀形成深度嵌入产业链特定环节的知识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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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所谓“精”，则指向精细化维度，意味着企业在生产工艺、技术标准或管理流程层面具备精益求精的

能力禀赋，这一特质构成了其产品质量可靠性与技术竞争优势的核心支撑。在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的语

境下，上述“专”与“精”的双重特质，正深刻塑造着此类企业开放式创新的路径选择与演进方向。 
具体而言，“专”的特质决定了其外部知识搜索行为呈现出鲜明的“目标导向性”。与追求广泛探

索、多元试错的初创企业不同，专精特新企业的知识搜索逻辑高度服务于主业深耕的战略诉求——其搜

索广度的拓展(即对新知识领域的探索性进入)往往围绕巩固与延伸专业化核心能力而展开，而搜索深度

的挖掘(即对既有知识存量的精细化利用)则天然契合其持续改进工艺精度与技术性能的内生需求。相应

地，“精”的特质对其吸收能力提出了“高保真转化”的内在要求。外部知识的引入不应以稀释既有专业

精度为代价，而必须经由严格的筛选、解码与整合机制，确保异质性知识要素能够与企业内部精密的知

识体系实现无缝嵌合。由此推之，此类企业吸收能力的构建逻辑，不仅关乎知识获取的效率与规模，更

取决于知识整合的质量与适配程度——后者恰恰构成其在数字化情境下维系“专精”优势、实现开放式

创新的关键所在。 

2.2. 破解资源约束的逻辑起点：资源基础理论与资源拼凑理论 

专精特新企业的核心特征是深耕细分领域，但其普遍面临着“内部研发资源有限”与“持续技术突

破需求”之间的矛盾。 
1) 资源基础视角的异质性知识获取 
基于资源基础观的核心逻辑，构建持久竞争优势的根本在于掌握兼具价值性、稀缺性、不可仿制性

与不可替代性的战略性资源与能力。在知识经济深度演进的背景下，知识已跃升为驱动创新的首要战略

资产。然而，囿于自身知识积累的边界，单一企业的内部认知体系极易陷入路径锁定困境。由此可见，

突破组织边界、系统性地获取、吸收并转化外部异质性知识的能力，已成为决定企业创新绩效与市场竞

争地位的核心变量。借助主动的外部搜索行为，企业得以嵌入更广泛的知识生态网络，汲取差异化的思

路与前沿技术，进而加速内部创新迭代、强化竞争壁垒[7]。在此基础上，Katila 与 Ahuja (2002) [4]的经

典研究框架将这一跨越组织边界的知识获取行为解析为两个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的维度：其一为“外部

知识搜索广度”，指向对新兴知识领域的探索性拓展；其二为“外部知识搜索深度”，聚焦于对既有知识

存量的深度挖掘与精细化利用。 
2) 资源拼凑视角的数字要素利用 
在面临资源匮乏的境地时，资源拼凑理论认为，企业应该合理利用自身所拥有的内外部资源，充分

榨干资源价值。数字化转型本质上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数字化拼凑工具”。数字技术的

广泛应用大幅降低了知识搜索过程中的协调和管理成本，使得企业能够对碎片化、冗杂的外部新信息进

行精准甄别，发现差异化的知识模块间的隐性关联，从而在有限的资源禀赋下实现高水平的开放式创新

产出。 

2.3. 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转化机制：知识创造与动态能力理论 

接触到外部知识并不等同于实现了创新产出。在将外部搜寻到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竞争优势的过程中，

动态能力理论与知识创造理论提供了关键的解释机制。 
1) 吸收能力的动态属性与知识内化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Zahra 等(2002) [8]将吸收能力界定为一种典型的动态能力形态，其本

质体现为对外部环境信号的敏锐识别、对市场机遇的精准捕捉，以及通过重构内部资源配置格局来有效

回应环境扰动的战略适应机制。就专精特新企业而言，吸收能力在数字化知识获取与创新产出之间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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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构成知识价值转化的核心节点。从动态过程来看，数字化转型深刻改变了知识

与技术在组织系统内部的扩散路径，为成员持续内化自身积累与外部经验提供了制度性条件，从而以变

革性方式推动有价值的新知识被系统性吸收与战略性整合[9]。与此同时，这一能力的跃升还会对外部网

络产生反向塑造效应——不仅有助于企业在跨组织合作中构建稳固的关系网络，更能在持续的协作互动

中打破路径依赖与组织惯性的双重制约，为企业持续注入发展动能，最终推动开放式创新格局的形成与

深化[10]。 
2) 市场动态性的情境依赖 
动态能力的战略效用并非普遍恒定，而是呈现出显著的情境敏感性——在高度不确定的市场条件下

其潜能得到充分激活，在相对稳态的环境中则难以充分发挥[11]。专精特新企业所深耕的细分领域，普遍

呈现出技术更迭迅速、客户偏好频繁波动的结构性特征，这与高速变化市场中动态能力以敏捷决策和快

速资源重组为核心表现形式的理论判断高度契合。由此推断，作为动态能力具体体现的吸收能力，其将

数字化转型赋能效应转化为开放式创新产出的传导路径，必然嵌套于外部市场动态性所构建的权变框架

之中，并受其深刻塑造。 

3. 数字化转型驱动专精特新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内在机理与传导路径 

专精特新企业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时，往往面临资源禀赋有限与试错成本高昂的双重困境。数字化

转型的引入，不仅为其提供了技术工具，更重塑了其获取和利用外部资源的底层逻辑。本文从直接赋能、

知识搜索与吸收能力的链式传导，以及市场动态性的权变调节三个层次，深入剖析这一过程的内在机理。 

3.1. 数字化转型对开放式创新的直接赋能效应 

在数字化转型驱动专精特新企业开放式创新的路径上，内部资源重组与外部网络接入构成两条相互

补充的作用机制。就组织内部而言，数字化进程从根本上重构了企业的信息处理架构，传统官僚体制所

催生的数据割裂格局由此得以瓦解，资源调配的系统性效能随之提升。就外部协作而言，知识跨组织流

动的主要载体在于创新网络的有效连接[12]，而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大幅压缩了跨主体协同所伴生的交

易摩擦与信息传递障碍，推动企业与外部异质性主体形成更为紧密的战略关联，进而深度融入多层次创

新生态体系[13]。遵循资源拼凑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述网络嵌入效应赋予专精特新企业以更具弹性的知识

整合路径——产业链纵向延伸中分布的异质性知识得以在低成本条件下实现跨界汇聚，从而对开放式创

新产出形成直接的催化效应。 

3.2. 外部知识搜索的桥梁作用：广度探索与深度挖掘的双重逻辑 

在数字化转型向开放式创新转化的过程中，外部知识搜索扮演了关键的“桥梁”角色。受限于组织

规模，专精特新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外部知识搜索策略以弥补内部研发的不足。 
知识搜索广度的范围延伸。知识搜索广度强调企业在跨领域、跨行业获取新知识的范围。数字化平

台凭借其强大的网络效应，使得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识别潜在的创新资源。对于专精特新企业而

言，这种广度的扩张并非漫无目的的探索，而是围绕其核心技术领域的“聚焦式”延伸。通过扩大搜索

广度，企业能够接触到高度多样化的知识流，这不仅激活了员工的创造性思维，也为企业跨界融合与技

术突破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 
知识搜索深度的垂直深耕。知识搜索深度则侧重于在特定技术领域的持续深挖。对于专精特新企业

而言，其核心竞争力在于“专”与“精”。数字化工具(如大数据分析与知识图谱)使其能够在既有生产数

据和工艺知识的基础上，进行高频次、高精度的“精益化”挖掘。通过深度重组与主业高度相关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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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14]，企业能够精准识别工艺瓶颈、优化技术参数，进而实现渐进式的工艺革新或突破式的产品迭代，

这不仅强化了其细分领域的技术壁垒，更提升了开放式创新的专业深度与市场精准度。 
需要审慎指出的是，外部知识搜索的效应并非线性递增，其价值实现受到搜索成本的刚性约束。无

论是广度搜索所需的跨界扫描，还是深度搜索所需的持续投入，均会消耗企业有限的注意力资源与管理

精力。对于专精特新企业而言，过度追求搜索广度可能导致组织认知过载，使核心知识体系因信息碎片

化而失焦，稀释其在“专”业领域的深耕优势；而过度执着于搜索深度则可能加剧认知锁定，使企业陷

入“能力陷阱”，错失范式变革所带来的战略性机遇。因此，知识搜索广度与深度对开放式创新的影响

可能存在“倒 U 型”的非线性关系，唯有将搜索行为控制在与企业资源禀赋及战略目标相匹配的最优区

间，才能最大化其创新价值。 

3.3. 吸收能力的转化枢纽与链式传导机制 

仅仅触及外部知识流并不足以驱动创新，外部知识的潜在价值唯有经由企业内化机制的系统转化，

方能最终映射至创新绩效层面。因此，数字化转型所获取的异质性知识与资源能否真正为企业所用，在

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组织自身的吸收能力这一核心边界条件[1]。 
对于专精特新企业而言，吸收能力的战略价值不仅体现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消化与整合，更聚焦于

其“专精”特质的维系与强化。这类企业的吸收能力构建，内在地嵌入了双重使命：一是确保外部异质

性知识能够被精准解码，并与企业既有的深度专业知识体系实现“高保真”融合，避免因知识稀释而动

摇其“专”业根基；二是通过对外部精细化知识的系统整合，持续优化生产工艺与管理流程，巩固其“精”

益求精的技术优势。因此，其吸收能力的演进路径，始终围绕着“如何让外部知识更好地服务于内部专

业化深耕”这一核心命题展开。 
就正向促进机制而言，数字化转型从底层架构上重塑了企业吸收能力的形成逻辑。数字技术向组织

内部的深度渗透，显著加速了新旧知识之间的耦合与整合进程，使知识得以沿更契合组织结构的路径扩

散与转化[15]。这一能力跃升不仅优化了组织内部的决策质量，更在跨组织层面催生了更具韧性的协同学

习网络，推动企业在持续互动中突破路径依赖，为开放式创新注入结构性动力[10]。 
就传导路径而言，外部知识搜索行为与吸收能力共同构成了数字化转型影响开放式创新的串联中介

机制。广度搜索所引入的大量异质性知识，往往与企业既有认知图式存在较大的语义鸿沟，需借助“潜

在吸收能力”完成价值甄别与逻辑关联的识别；深度搜索所获取的高相似性知识，尽管认知融合门槛较

低，却极易引发知识冗余，须依赖“现实吸收能力”实现跨层次的深度嵌合。由此形成的完整逻辑闭环

为：数字化转型率先拓展了外部知识搜索的广度与纵深，持续迭代的搜索实践进而反向强化了组织吸收

能力，而升级后的吸收能力最终将外部异构知识转化为开放式创新的实质性产出。 

3.4. 市场动态性的情境权变效应 

上述路径的作用强度并非恒定不变。动态能力理论揭示，能力的战略效用具有显著的情境嵌入性——其

价值在变化环境中得以充分激活，而在低波动情境下则趋于收缩。作为联结数字化转型与开放式创新的

关键中介变量，吸收能力的传导效能深受外部市场波动程度的权变约束，该中介机制的显著性可能随市

场条件的异质性而产生系统性差异[16]。 
在机会识别层面，市场动态性的跃升意味着外部环境中信号噪声的急剧增加，企业对异质性知识的

扫描与甄别需求随之攀升。此时，数字化转型所孕育的吸收能力为企业构筑起高灵敏度的外部知识探测

机制；反之，在低波动的市场格局下，环境变迁具有相对可预期性，企业凭借既有认知框架与信息渠道

便可满足环境感知的基本诉求[17]，吸收能力的边际感知效益因此受到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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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捕获层面，动态市场的本质特征在于战略机遇窗口的持续收窄。在高速演化的竞争情境中，

动态能力表现为以精简高效的决策流程迅速重组资源配置[11]，吸收能力所赋予的快速知识转化优势此

时得到充分彰显；而市场趋于稳定时，企业拥有足够的时间边际推进内生性研发积累，外部知识快速捕

获功能的替代价值随之弱化，吸收能力的差异化贡献难以得到有效释放[18]。 
在能力重塑层面，高度动荡的市场格局使现有知识存量与能力架构面临快速折旧的内在压力[19]。专

精特新企业亟需通过持续迭代内部知识基础来维系其竞争位势。数字化转型所强化的吸收能力，为企业

推动内外部知识的深度协同与融合创造了条件[20]，进而驱动资源禀赋结构的动态性重塑与升级。 
综合上述分析，在高度动荡的市场情境下，客户偏好的快速漂移与技术范式的加速迭代，使资源约

束型专精特新企业对外部知识协同的依赖程度大幅提升。在此条件下，“数字化转型–吸收能力–开放

式创新”这一作用链条不仅在内在逻辑上趋于闭合与自洽，其转化为实质性创新产出的紧迫程度与实现

效率亦获得了显著的情境性增强。 
然而，市场动态性在为吸收能力的价值释放提供施展空间的同时，亦深刻重塑着知识搜索与转化过

程的风险结构。首先，高度动荡的市场往往伴随技术轨道的快速变迁与非连续性创新的频繁涌现，企业

在竭力拓展搜索广度以捕捉新兴机遇的过程中，其核心知识资产面临更为严峻的外泄风险。开放的数字

化接口与高频次的跨界协作，虽有助于异质性知识流入，却也客观上为技术模仿与知识窃取开辟了潜在

通道，致使企业专有知识的独占性面临被稀释乃至剽窃的威胁。其次，环境的快速变化显著压缩了知识

的“经济寿命”，对吸收能力提出了近乎严苛的时效性要求——企业若无法在极短的时间窗口内完成对

异质性知识的识别、内化与商业化应用，所捕获的外部知识便可能在完成整合之前即已价值折损，沦为

丧失战略意义的“过时信息”。这种知识加速折旧效应，对专精特新企业的组织柔性与战略响应速度构

成严峻考验。由此观之，在高度动态的市场情境下，企业的战略重心不应单向度地执着于吸收能力的强

化，而须同步构建知识保护机制与敏捷决策体系，力求在“开放”与“安全”、“速度”与“精度”之间

寻求动态平衡。 

4.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4.1. 研究结论 

在数字经济与复杂市场环境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专精特新企业如何突破自身资源约束并维持高水平

的创新产出，是一个亟待解开的战略命题。本文跳出传统线性创新的桎梏，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资源拼

凑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系统推演了数字化转型驱动专精特新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内在机理。本文的核心

研究结论如下： 
数字化转型是破解“创新孤岛”的重要路径。数字化转型并非单纯的技术升级，而是企业跨越物理

与组织边界、实现低成本资源交互与拼凑的战略工具，能够直接赋能并驱动企业的开放式创新。 
外部知识搜索与吸收能力发挥着关键的链式传导作用。数字化转型通过极大地拓宽知识搜索广度与

加深知识搜索深度，为企业引入了海量的异质性知识流；而吸收能力作为“转化枢纽”，将这些碎片化

的外部知识进行识别、消化与重构。两者共同构成了“获取–转化–产出”的闭环，是数字化转型转化

为实际开放式创新绩效的核心路径。但本文同时揭示，这一传导机制存在内在的辩证性。外部知识搜索

的广度与深度并非越大越好，其与开放式创新绩效之间可能存在“倒 U 型”关系，过度搜索将引发注意

力稀释与能力锁定风险。 
市场动态性是决定传导机制效能的权变情境。外部市场环境越是动荡(如技术迭代快、需求变化大)，

专精特新企业对外部优质资源的依赖度越高。在高度动态的市场中，吸收能力将数字化转型势能转化为

创新动能的响应速度与重构效率得到最大化释放，进一步凸显了构建数字化开放创新生态的战略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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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市场动态性亦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强化吸收能力价值的同时，也放大了知识外溢与知识加速

折旧的风险，要求企业在推进开放的同时，构建与之匹配的知识保护与敏捷响应能力。 

4.2. 理论贡献 

本文的纯理论推演为现有文献提供了以下几点重要补充： 
首先，本文将研究对象精准聚焦于专精特新企业这一特殊群体，揭示了其在“专精”壁垒与“资源

约束”双重特征下，利用数字化手段开展开放式创新的独特逻辑，拓展了开放式创新理论的适用情境。

其次，本文打开了“数字化转型–开放式创新”的过程黑箱。通过引入知识搜索(广度与深度)与吸收能力，

本文从知识创造与动态能力的视角，刻画了外部知识从“被发现”到“被内化”的完整微观链路，弥补了

现有研究对机制解释力不足的缺口。最后，将市场动态性纳入分析框架，厘清了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有效

性边界，强调了外部环境演进对内部资源重构的倒逼机制，丰富了动态能力理论的情境化研究。 

4.3. 实践启示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为专精特新企业在数字化浪潮中深化开放式创新提供了以下管理启示： 
提升数字化认知，构建开放式数字创新生态。管理者应摒弃仅将数字化视为“降本增效”工具的局限

思维，将其升格为连接外部产业链资源的战略中枢。企业应积极接入工业互联网平台与行业共享数据库，

利用数字技术搭建与上下游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网络，以数字化拼凑突破内部资源瓶颈。 
实施双元知识管理，夯实组织吸收能力。专精特新企业在深耕主业(深度挖掘专业知识)的同时，必须

保持对跨界技术(广度探索异质性知识)的战略敏锐度。更重要的是，企业需通过建立内部知识共享平台、

跨部门敏捷团队等方式，培养“潜在”与“实际”吸收能力，确保搜寻到的外部数据能够真正转化为组织

专属的技术专利与创新产品。 
保持组织柔性，以敏捷响应应对市场动态性。在技术与需求双重震荡的高动态市场中，僵化的科层

制将成为创新的最大阻碍。企业应借助数字化手段推动组织架构的扁平化与柔性化，缩短决策链条。只

有打造出具备高度战略敏捷性的组织形态，才能在转瞬即逝的市场窗口期内，快速识别、吸收并重构外

部创新要素，从而在不确定性中赢取持续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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